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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局长家里扔下钱就跑
被痛斥

在徐小山取保候审的事情上，韩功到
底有没有花钱？根据办案机关的调查证
据显示，确实花了钱，但都被退了回来。
并且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韩功找人办事的
特殊方式也逐渐浮出水面。

“徐江送我5万元钱之后，我马上就开
车到县公安局找吴局长，用信封装了 1 万
元钱。当时吴局长不在单位，我就开车到
吴局长家，他老婆在家。我跟他老婆讲我
以前是在防暴大队的，叫韩功，有个亲戚
徐小山因为虚开增值税发票被关起来了，
想找吴局长帮忙。我将装有1万元现金的
信封扔到他家院子里，他老婆开门追出
来，我开车走了。”据韩功供述：“当天下
午，我到县公安局找吴局长，在公安局院
子里碰到吴局长，我跟吴局长讲我亲戚徐
小山虚开增值税发票关在看守所，希望领
导将案件办快点，尽快将人取保出来。吴
局长讲按程序办。星期一上班的时候，我
到公安局找吴局长，在三楼楼梯道，吴局
长骂我混沌，要将我送的钱交到纪委去。
当天下午四点多，公安局财务室的夏某将
我送给吴局长的1万元钱退给了我。”

徐某某，潜山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
长。据其证言显示：“2013年12月份的一
天，韩到我办公室，讲徐小山是他亲戚，希
望我关心，能够尽快将人取保出去。我跟
他讲徐的案件比较复杂，事情还没有搞清
楚，现在还谈不到取保。之后，韩将一个
信封放在我办公桌上，我知道信封里面装
的现金，叫他拿走，如果不拿走就交到局
里去。他听我这么讲就将信封拿走了。”

帮别人办“取保”
却办不了自己的“取保”

2015 年 1 月 5 日，潜山县检察院公诉
科在办理其他案件中发现了韩功受贿线
索受理后，当日通知韩功到该院接受询
问。韩到案后，如实交代了其收受徐江送
现金 5 万元的事实。该院于同年 1 月 6 日
决定对韩功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。

韩功落网后，随着案件的侦查，一个
值得玩味的事情出现了。2015 年 1 月 6
日，韩功因涉嫌受贿罪经潜山县检察院决
定由潜山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，同年 1
月 23 日经安庆市检察院决定由潜山县公
安局执行逮捕，同年2月11日由潜山县检
察院决定取保候审。按说取保候审的意
思就是等待法院的审理和判决。因为帮
别人办取保而落网之后，韩功也被取保候
审。但很快剧情又发生了转变。在案件
移交法院以后，2015年7月3日，经法院决
定由潜山县公安局对韩功执行逮捕，随后
韩功被羁押在潜山县看守所。

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，韩功利用担任
潜山县看守所民警的职务便利，通过其他
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，为请托人谋
取不正当利益，收受现金5万元，并且事后
索要 15 万元未果，其行为构成受贿罪，公
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，应依法惩处。遂
判处韩功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，并处没收
个人财产 2 万元。日前，安庆市二审中院
维持了对此案的一审判决。

为了所谓20万元“好处费”
看守民警甘当嫌犯“通讯员”

□ 记者 雷强

为了承诺的20万元“感谢费”，看守所民警不仅积极为在押
嫌犯办理“取保候审”，还甘愿充当“通讯员”，让在押嫌犯用自己
的手机与家人通话，并为其传递小纸条。在对方成功“取保”后，
为拿到剩余的“好处费”，这名民警又放话恐吓：“不给钱再搞进
去。”日前，市场星报、安徽财经网记者获悉，该案已由安庆市中
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。

受岳父请托
女婿索要“好处费”20万

出生于 1964 年的韩功是潜山县看守所的一名民警。在看
守所内，韩担任的是巡视岗，主要负责看各个号房的监控，对被
看管人员进行管理，对牢头狱霸等现象进行制止，对号房内突发
事件进行处理。也正是这个岗位，让韩某有了直接与在押人员
接触的机会。

2013 年 10 月，徐小山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潜山
县公安局羁押在潜山县看守所。儿子被关后，徐小山的父亲徐
江开始四处托人找关系。因为与韩功的岳父占某比较熟悉，徐
江自然通过占某找到了韩功。面对老岳父的请托，韩功自然不
敢怠慢，一口答应下来，但开出的条件是20万元。

为了20万元
看守民警甘当嫌犯“通讯员”

在与徐江谈好价钱后，为了促使徐家尽早拿钱，韩功开始打
出亲情牌，设法让徐小山直接与家人联系。

“在2013年12月10日左右，看守所里一个看管干警在楼上
通过监房的窗口喊我名字，我就应了。后来才知道这个干警名
叫韩功。他讲我父母去找过他岳父，我案件的事情他能帮忙，如
果早找他，我最多关一个星期就能出来。”徐小山向办案机关表
示：“他还讲经济案件就要用经济来解决，问我家最多能出多少
钱，我就讲我家最多能出20万，他说知道了。”

“当韩功第二次当班的时候，他又来找我，我就问他前期需
要多少钱，他说最少需要 5 万，剩下的钱他可以先垫付，帮我出
来再给他。韩走后，我就决定写便条给我妈。纸条上写着‘爸爸
妈妈，我现在在里面非常着急，相信韩所在这件事上一定能帮上
忙，请家里人尽快把5万元给韩所，让他尽快办事’，纸条上还写
有我的名字。”徐小山说：“当天韩功再次经过5号监房窗口的时
候，我就从监房小门洞里把纸条递给了他，叫他把这个纸条交给
我妈，他什么也没说，拿了纸条就走了。”

“到12月20日下午韩再上班的时候，他对我讲我爸已经把
5万元钱交给他了，他去买烟酒送人。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，韩
叫外牢的人将监室门打开，把我叫到一楼开水房旁边的厕所旁
边，让我跟家人通电话。韩功用他手机拨通我父母的电话，将手
机交给我。”徐小山向办案机关表示。

余款未拿到
威胁再把人“搞进去”

2014年1月20日，徐小山被取保候审。见徐小山被成功取
保候审，韩功便以功臣的身份找徐江索要剩余的 15 万元好处
费。而此时，徐江却翻脸了。

据徐江向办案机关出具的证言显示，“2014 年 1 月 21 日上
午，韩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讲我儿子已经出来了，剩下的15万元钱
怎么还不送来。我问他在哪儿，他讲在岭头他岳父家里，我讲我
马上过来。就跟我女儿一起到韩岳父家，我当时认为他没有帮
忙，已经给他 5 万元现金，他还找我要钱，心理不平衡。我快到
他岳父家门口就将手机录音开了。当时韩功岳父、岳母也在
场。韩问我，钱可带来了，我讲没钱。韩讲我儿子取保是他帮忙
搞出来的，剩下的 15 万元钱要给他。我讲我们原来讲好的，如
果是他办取保手续的话，剩下的 15 万元钱我就给他，但是手续
是我女儿 18 日去办的，他在我儿子取保头天晚上才打电话给
我，剩下的 15 万元我不能给他。韩功听了很生气，讲他为我儿
子取保的事情还垫了六七万元钱，如果下午四点钟之前不把剩
下的15万元钱给他，再把我儿子搞进去。”


